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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与岩礁，于讨海
人而言是天赐的福地；于
渔家孩童来说，更是充满
乐趣的乐园。钩蛏、耙蛤、
捡螺、打藤壶、撬牡蛎、挖
青蚶，只要下了海，总不会
空手而归。待潮水退去，
虾兵蟹将也被海水一股脑
儿冲上岸来。

泥蚶喜居浅涂，那青
蚶却十分狡黠，偏爱藏在
狭窄的岩缝里，
嵌得严严实实，
非得用特制的钩
子，才能将它请
出来。青蚶，在
我们家乡，唤作生珍、青壳
或是生蛏壳。早年间，唐
代的《本草拾遗》里，还把
它叫作“生进”。想来，生
珍的叫法是出自“生进”。
宝岛台湾人跟我们这儿一
样，也把青蚶叫作生珍。
前些年我去台湾，就尝过
白煮生珍。

浙东沿海这
一方水土，无论是
宴请宾客的高档
宴席，还是自个儿
在家小酌两杯，总少不了
这些带壳的小玩意儿。醉
泥螺、酱烧碎辣螺、味汁彩
壳（就是淡菜）、葱油青蚶、
盐水缢蛏、蛤蜊蒸蛋、烫血
蚶、蛎肉冬瓜汤，这些都是
平日里舌尖上的常客。

青蚶长得扁长，外壳
呈暗黑色，泛着幽幽的深
绿色。绞齿盘薄而笔直，
还带着细密的小齿，壳上
覆着棕褐色的绒毛。许是
常年受水流冲刷、泥沙拍
打，那外壳总有些被侵蚀
的痕迹。这青蚶，除了爱
在滩涂、岩礁的缝隙里安
身，有时候，还会附在船
底，跟着船四处“游历”。
和别的贝壳一样，它就靠
吃些细小的藻类、虾虮为
生，每回海浪涌来，便像是
给它送来了可口的外卖。

青蚶性子孤僻，两扇
壳总是紧紧闭着，严实得
如同铁门紧锁，任你怎么
使劲儿，都难撬开。它那
闭壳肌的力气大得惊人，
哪怕是火烧水烫，也绝不
轻易屈服，倒真有几分鲁
迅先生所说的“台州式硬
气”。就算炒熟了，也只是
不情愿地裂开条细缝。想
吃它的肉，还得费上一番
功夫掰开壳，真是“小曲好
唱口难开，青蚶好吃壳难
开”。

“蚶”与“甘”读音相
近，味道也确实鲜甜得
很。这青蚶吃法多样，鲜
食、干制、甜煮、酸腌，怎么
做都好吃。明代的美食家
张岱就说过，食品里不加
盐醋却五味俱全的，当数
蚶和河蟹。这青蚶啊，就
跟河蟹似的，自身便带着
丰富的滋味。

清代美食家袁枚还琢

磨出了蚶的三种吃法：一
是用热水喷烫，半熟时去
掉壳盖，再用酒和秋油腌
制；二是用鸡汤煮熟，去盖
后放入汤中；三是去盖做
成羹。这三种吃法，在浙
东一带也常见，就是醉蚶、
蚶汤与蚶羹。除了这些，

还有人把它放在
炭炉上煨着吃，名
曰“炙”。古人觉
得这蚶美味至极，
称其为“天脔炙”，

“天脔”，便是天上的肉。
意思是说，蚶烫熟后就着
酒吃，那滋味妙不可言，仿
佛快乐得要飘起来，是只
有神仙才配享用的美味。
只是这蚶虽肥美，却有些
“小脾气”，不好伺候。烧
过了头，肉就缩成一小团，
嚼起来全无味道；烧得不
够，壳又紧闭着不打开，还
得拿硬币去撬开它的“铁
嘴”。

要说这青蚶的做法，
白灼和爆炒都很相宜。在
家里，烧海鲜是父亲的拿
手活儿，他的手艺，可不比
星级酒店的大厨差。青蚶
壳上有毛，每次烧之前，父
亲都会拿钢丝球细细清洗

干净。白灼的青蚶最是原
汁原味，蘸上点儿调料，那
鲜美滋味，让人回味无穷。

爆炒青蚶，味道浓郁
醇厚。油锅里一炒，油亮
的青壳慢慢张开，露出里
头肥厚黄白的肉，好似碧
绿的花托托着娇嫩的花
蕾。以前在家，青蚶是餐
桌上的常客，父亲偏爱爆
炒的做法。他先把姜切成

细丝，蒜头用刀
拍碎，再切上几
段葱白。等油锅
烧热，把这些配
料丢进去，煸出

香味，再“哗啦啦”倒入青
蚶，“噼里啪啦”一顿翻
炒。接着加入生抽、盐、料
酒，大火，焖上一两分钟，
青蚶才勉强张开小口，这
时候就得赶紧起锅。

爆炒后的青蚶，壳上
油光发亮、绿意盈盈，光看
着就叫人食欲大增。随手
掰开几只，浓油赤酱间，一
股鲜香扑鼻而来。这个时
候，要是来上一杯冰凉的
啤酒，或者一杯柠檬气泡
水，配着这浓烈的鲜香，那
滋味，别提多妙了。

青蚶其貌不扬，可肉
质紧实有嚼劲，比别的蚶
肉更耐嚼，吃起来格外鲜
香。酱汁与酒的咸香渗进
肉里，更添风味。鲜美的
汤汁随着蚶肉一同入口，
特别下饭。

以前在家，青蚶常端
上饭桌，每次我都吃得满
手满嘴油乎乎的。这几年
住在杭州，好久都没见着
青蚶了。上个月回了趟老
家，难得吃到一盘青蚶，吃
着吃着，竟生出了“旧雨之
感”，那些旧日时光，随着
这熟悉的味道，一点点涌
了上来。

王 寒

青蚶好吃口难开

时光荏苒，转眼间，东方艺术中心
已正式投入使用20周年了。20年来，
东方艺术中心立足浦东热土，迎纳中外
来宾，熏陶市民情操，已成为上海这座
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文化地标。在20周
年庆到来时，作为一位曾见证东方艺术
中心成长和发展的老记者，脑海里不免
又浮现出那掌声雷动的一幕幕演出，而
东方艺术中心管理团队筹建过程的那
些经历和见闻，虽然更为久远，却似更
加清晰和难忘。

从2002年3月26日打下第一根桩
开始，浦东要造一座现代化大剧院的消
息便迅速传开。当时，虽然剧场演出很
少出现如今常常一票难求的盛况，但
1998年8月投入使用的上海大剧院，已
经激起了市民对高品质海内外戏剧节
目的强烈渴望，而在没有一座像样剧场
的浦东建造设施先进、拥有三个剧场的
演艺设施，更吊起了人们的胃口。那段
时间，我多次前往工地，采访了工程指
挥部负责人、总工程师、中方设计师等，
通过报道介绍了这座建筑“新”在哪里、
“先进”在何处等建造特点。当时任原
文新报业集团的领导说我在演出界人

头熟，要我协助筹建东方艺术中心管理
团队以参与招标，我也二话没说。
在东方艺术中心开始施工后，浦东

新区的领导就指出：要把东方艺术中心
的经营管理，融入到整个上海的文化建
设和文化服务之中，浦东、浦西相互联
动，实行文化资源共享。市委领导对这
个发展思路表示肯定并予以了深化，提
出要不拘
一格引进
人才，面
向全国整
合文化资
源，组成优秀的管理团队来打造东方艺
术中心的品牌。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
关心和领导下，东方艺术中心业委会采
用了招投标方式，从全国范围内寻找剧
场管理团队。这种以市场竞争手段来
确定剧场管理实体，在我国是首次。
接到任务时，已是2003年4月，那

些天里，除了要完成采访工作，每天的
开会策划、撰写方案，总是要延续到深
夜。报业集团虽有充足的宣传资源，却
无剧院管理经验，因此，领导决定联合
具备丰厚演艺资源和运营实力的文化

机构，共同参与招投标。基本方案确定
后，我马上与几位同事直奔北京，到保
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中演公司、北京
国际音乐节等一家家机构登门拜访商
讨，两天后回沪时，正巧北京发布有关
“非典”疫情的通告，报社通知我暂停上
班一个星期。但参与招投标的工作没
法停下来，通过电话，与联系的几家机

构反复讨
论，定下
基本意向
后报集团
领导一起

研判，确定了保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为
合作伙伴。
强强联合，由保利公司以联合文新

报业集团共同组建东方艺术中心管理
公司的方案，在招投标中脱颖而出顺利
中标。其间，我又根据要求为管理公司
物色总经理人选。2003年9月19日晚，
正值上音贺绿汀音乐厅举行开业音乐
会，中场休息时，我约了时任上海歌剧
院党委书记的林宏鸣到附近喝咖啡，向
他提出此事，他略一思忖便回答干脆：
“可以试试。”报业集团和保利公司很快

确认了人选。从此，后来成为我国剧场
管理界和艺术管理教育界风云人物的
林宏鸣，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那段时
间里，我们一起研究剧院艺术定位、筹
建艺委会、策划活动项目，忙得不亦乐
乎。
作为一位曾经的记者，我曾用新闻

报道见证了上海众多剧场的诞生、发展
和辉煌，但参与剧场管理团队最初的组
建，东方艺术中心是唯一一家，因此，我
对这座外形似“蝴蝶兰”的剧院怀有特
别的情愫。
从东艺2004年12月31日举办试营

业音乐会、2005年7月1日三厅同演庆
贺开业起，每当走入大门、走上阶梯、走
进剧场，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涌上心
头。直至如今，去东方艺术中心看演出
时，仍喜欢在环廊里走一圈，在大厅里
站一会儿，此时，会觉得自己就如又回
到了当年，又年轻了。

杨建国

走进“蝴蝶兰”，似又年轻了

时下，谁如果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诉求，不论是经
常要交费的水电煤企业，还是衣食住行等单位，接电话
的多不是人，而首先是AI客服，它只能机械地处理一
般常见问题，对个性化问题不仅一筹莫展，而且往往给
客户增愁添乱。

一位张先生说，因为在网上购物，多日未见送货，
遂拨打快递公司客服热线询问，传来的
是一个机械而冷漠的声音：请输入您的
单号。张先生按照提示操作，随后AI客
服称：请简单描述您的问题。可无论张
先生如何详细地描述自己的问题，对方
始终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张先生意
识到，与机器对话是不会有结果的，便
要求转人工，回应他的依然是那句冷冰
冰的话：为了节约您的时间，请简单描
述您的问题。经过4分钟左右的纠缠，
方转到人工客服，其流程复杂，堪比“九
九八十一难”。

与AI客服通话不畅以至成“难”，就
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智能服务，但AI毕竟
是人造的机器，它的智能是人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处理
与训练而形成的，其本身是模式化的，因而在客服活动
中只能按照既定程序处理常见问题，但面对个性化问
题就无法应对。同时，也因为它是机器，在与客人的交
流中也就显得冷淡冷漠冷冰冰的。尽管如此，AI客服
也有优点，它在处理简单、重复的问题时，效率高于人
工客服，又是24小时在线，可节省人力成本。而且，随
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AI客服的质量也会不断提

高。不过，不宜由它完全
代替人工，人工服务中所
蕴含的思想感情智慧，是
客服中最珍贵的东西。卡
笛尔有句名言：“我思故我
在”。“思”是人的本质特征，
我曾将其引申为“人思故人
在”，显示着人的存在就在
于具有其他物体都不具备
的思想感情智慧，而非任
何其他外在的东西。因
而，在各行各业的客服中，
虽然可以容许AI客服加
入，但富于人性光辉的有
温度的服务，目前而言还
是有赖人工服务实现的。
再说，AI虽然被称为

人工智能，但其“智能”是
人工造成的，它本质上还
是物，是人用它来供自己
驱使的。在人与物的关系
上，先秦的荀子早就说过：
“役物而不役于物。”意思
是，人要利用与驾驭外物，
避免沦为外物的奴仆。管
子也说过同样的话：“君子
使物，不为物使。”当代人
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
将有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是好事，但它毕竟是
“物”，是机器，作为“万物
之灵”的人要正确使用它，
而不是弯下身来受它摆
布，要用其长避其短，取其
利舍其害，“役物而不役于
物”，“使物”而“不为物使”
呵！

江
曾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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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师傅杨格里，认得修钢琴的白格里，是三十年
前。上海人家孩童学钢琴成风，十个小囡八个琴童。杨
格里年幼的女儿要学钢琴，托人寻到白格里。那时候，
白格里做钢琴生意，一批通过日本船运进来的某品牌二
手货钢琴，经他重新检验调试，略翻新，价格刚好持平国
内一线品牌钢琴，遂畅销。杨格里就此认得白格里。
三十年下来，是因为白格里要杨格里帮他做袖

套。杨格里就平时留意着一些零头布，随手帮白格里
多做几副袖套送他。白格里出门修琴调琴，顺路的话，
也到杨格里的裁缝摊头来坐一歇。两个上了年纪的男
人，啰唆几句，走时再顺走几副袖套。
杨格里说白格里，不带半点轻视。人家出身音乐

世家，年纪也比杨格里大，关键是有手艺，白相钢琴，这要
比踏缝纫机多点艺术细胞。杨格里多少对艺术心生敬

畏。白格里祖父早先有自家的琴行，卖钢
琴，修理钢琴，调音。这种行业，似乎并不
成全人；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成分”也是
“摊贩”。这点，跟杨格里很像。到白格里
的父亲那一代，彻底落寞，钢琴属于“封资
修”，大众更需要手风琴和口琴，便改做修
理手风琴和口琴的营生，在原闸北山西电
影院隔壁，有一间门面很小的修理铺。这
样的一个铺子，小归小，但在行业里，颇有
名声，全上海，也找不到几家，是一种历史
底蕴。就像白格里本人——修琴的男人，
尽管终日佝背，看上去木讷，但听觉十分灵
敏，头发始终纹丝不乱。
白格里自小耳闻目染，心相好，晓乐

理，识谱记谱，即兴伴奏。上山下乡的时
候，死活不肯离开上海，耗在自家的铺子

里，修琴。年纪轻轻的，做个“城市手工业者”，连“集体
所有制”的里弄加工组也不如，阶级成分低。这个人啥
事体都不会做，只会修琴。杨格里说，白格里跟他说过
一句话，很中听——人生随便啥事体，不要硬撑。
那天，因为白格里要杨格里帮他做袖套送来。杨

格里就要过去。长远不去了。他对我说，你不是要认
得几个摆摊头的上海男人么，今朝我带你去看白格
里。遂在杨格里的裁缝铺，叫了两碗小馄饨、两块炸猪
排、四两无锡小笼。对半吃光，算是午餐。杨格里收拾
裁缝铺；饭盒马甲袋是干垃圾，两块炸猪排骨头是湿垃
圾；干湿分离，拎在手里出门扔掉。
白格里的琴行，在一条个体商业街。说是琴行，也

就摆一只钢琴、琴凳、乐谱架。一排书架，置乐谱，不是
简谱是五线谱。白格里修琴，还教琴，忙的时候，这里

要到半夜打烊。蛮好。杨格里说，白格
里问我要袖套，说明生活儿有点忙。白
格里有祖上调音师的手艺。上海黄梅
天一过，钢琴都要调试，上音放暑假，几
百只钢琴；全上海几十万只。一百元调

试一只钢琴。不贵的。杨格里讲，很多时候，他过来，
店铺打烊，门板上会贴一张纸条，写明外出钢琴调音，
何时归。立等片刻。云云。杨格里立不停，附近瞎
逛。所以，杨格里跟这条个体商业街的许多店主熟；路
道有点粗，闲话有点多。
看见白格里，留一大背头，纹丝不乱，坐定琴凳，略

弓背，埋头听音。有琴的声音，被弄响起来；亦动听。
琴行，一个艺术的栖息之地，修理和重新调试，演练技
巧，乐律节奏。白格里寡言，音乐工作者的形态。与杨
格里截然相反。他后来解释，类似他们那样正宗的“城
市自由职业者”，其实在生活和工作上，是最需要自律
的。他从小，看自己的祖父、父亲开店，尽管是一间极
小的门店，但从来没有看见父亲睡过一天懒觉。每天
六点半起床；八点半，是一定要到店里开门的；中饭，从
来没有在家里吃过，都是母亲送到店里。晚上，只要店
里还有一个顾客，就不允许动一下排门板。如果要上
门调音，出门，一身出客的
西装，领带；但要戴一副蓝
布袖套，因为要到人家里
去，掀开琴盖，墙角落里，
总积灰；随手一块干抹布，
撸一遍。琴盖上，相架、花
瓶、琴灯、节拍器之类，收
拢，调音后盖上琴盖，一一
归位，纹丝不乱。不能穿
西装的日子，就请杨格里
帮忙，把老西装改成立领
学生装，一样挺括。照样
袖套一副，抹布一块。皮
鞋锃亮。
这个男人有心相——

到琴童家里，要穿得得
体。好坏你还是个音乐
家，老师。特别是穿的袜
子，不要有破洞，脚趾头露
出来，或者脚后跟有一只
大洞，老难看的。现在上
海人家，很多新搬家的，都
装修得好，打蜡地板，进门
要换鞋，鞋子一脱，一双破
袜子，很伤自己的。摆摊
头，做小生意的，再穷，一
双袜子，还是买得起的。

程
小
莹

上
海
裁
缝
师
傅
（
之
六
）

责编：华心怡

各种资源不断

重新整合赋能，新生

力量破茧而出，不断

创新发展。请看明日

本栏。

万里高空浑元桩，

虚灵顶劲汇中央。

精微能量贯通体，

遍布酥麻暖煦芳。

神精气，内蕴藏，

入眠静定隐幽光。

忽焉白雾飘浮过，

净空红尘曾淡忘。

邓 名

鹧鸪天
坐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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